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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 规范 

人类的氏族组织，与其它所有动物群体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一个社会性的生产、消费单 

位，而且承担着人类自己创造的文化的传承。此外，维护氏族外婚制度是其持久不衰、一刻不得 

松懈的文化功能——使人类健康繁衍，因此，氏族的延续与发展，需要意识形态的保障，而这种 

意识形态保障在地球的北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由萨满教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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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学术界有一种流行观点：人类很晚——至少到父系氏族社会才知晓男女性交是生殖的 

必要前提。我们认为，早在距今二、三十万至五万年左右，人类普遍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实现普 

那路亚群婚制，即在一定的婚姻集团范围内相互的共夫与共妻，排除了兄弟姐妹之间发生性关 

系，那时就清楚地知道男女性交是生殖的前提。随着氏族的发展，普那路亚婚姻被对偶婚所取 

代，即被还不牢固的对偶结合的婚姻制度代替了。氏族要实行族外婚，① 意味着当时人们需要到 

外氏族去寻找配偶，这比排除不同辈序的性关系 “要困难得多”，② 为此氏族曾采取了严厉的手 

段。茫茫长夜，蜗爬牛行 ，在两性关系上，初民在痛苦的实践中发现了黎明的曙光，以坚定沉重 

的步履走了过来——氏族外婚制的产生就是这历史性进步的里程碑。 

人类的氏族组织，与其它所有动物群体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一个社会性的生产、消费单 

位，而且承担着人类 自己创造的文化的传承。此外，维护氏族外婚制度是其持久不衰、一刻不得 

松懈的文化功能——使人类健康繁衍，因此，氏族的延续与发展，需要意识形态的保障，而这种 

意识形态保障在地球的北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由萨满教提供的。 

一

、 欧亚大陆史前 “维纳斯"的萨满教性质 

欧亚大陆已经出土了众多的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据 日本学者江上波夫 《关于旧石器时代 

的女神像》③ 一文中介绍：东自贝加尔湖附近，西至比利牛斯山之间发现了奥瑞纳时期至梭鲁特 

时期④近百个女神像 (据文中资料统计)，这些女神雕像多为猛犸象牙制品，也有用其它兽骨或 

石头制成的，大多数表现全裸的女性，极少数用带状物束裹胸部和腰部，也有将围裙一类物品由 

臀部向足后垂下，以示局部遮覆。在贝加尔湖附近的布立奇和马理塔，还出土用毛皮衣帽披裹全 

① 林耀华主编 《民族学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第79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张仲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第33页。 

③ [日]江上波夫：《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于可可等译，载 《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④ 指奥瑞纳与梭鲁特时期均为旧石器晚期的考古分期，前者距今2—3万年，后者距今 1．8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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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除面部外)的圆雕女像和全裸的或穿戴衣帽而袒露胸部和腹部的女雕像。我们认为：女神 

像出土的区域是萨满教流布的地区。因此，这里留下了旧石器时代萨满教女神的早期足迹。 

在地中海海滨法国和意大利国境线上的格里马第洞穴中，发现了五六件女神像，其中一件为 

黑曜石所制，．其他为石碱石所制。黑曜石雕像高七厘米，从正面看，头足尖细，身材瘦高；从侧 

面看，臀部急剧突出，与躯干成直角，腹部向前方显著隆起。石碱石雕像其中之一从圆形的头部 

向背部垂下头发。另一件纤小的头部从侧面看成为倾斜的三角形，未表现毛发，两者都省略了手 

臂部分。还有一个女神雕像，圆形的丰乳几乎占据了整个胸腹部，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阴部夸张突 

出，整个雕像突出了女性的生殖部位。① 

这很可能是萨满教形成时期最早信仰的生命创造女神。先民认为那肥硕突出的女阴不仅孕生 

出人类，而且孕生出生命万物，那挺实丰满的双乳滋养着 “万人、万兽、万鸟、万虫、万 

鱼”。② 女阴的形象酷肖两片紧并在一起的柳叶，如我们调查的满族先民崇拜柳女神，而柳女神 

的原始意义是生命神，以后才演化为图腾神、始母神、人类的生育神、保婴神。所以，柳祭圣坛 

上象征佛朵妈妈的鲜嫩柳枝、裸体女偶、柳叶形的 “妈妈口袋”，以及天祭圣坛上宇宙三女神的 

神匣上的柳图案，家祭中象征子孙众多的柳树，火祭圣坛上的通天神树——古柳与古榆等等，这 

些宗教中的生命与生殖的象征体，其原型都是这旧石器时代女神像中被高扬的女阴。 

在法国中部西雷约数公里的蒂勒扎克岩壁下奥瑞纳后期的地层中，发现一个女神雕像 ，其头 

部、乳房、手臂均无存，臀腹部丰硕突出，女神像两腿之间有断面为椭圆形的一种茎轴或棒状物 

插入。一说这是表现分娩，或以为与具备两性特点的人像有关，其意义尚不明确。⑧我们认为： 

这是萨满教以交媾方式祈求丰收——包括人口的繁殖——始母神兼丰殖女神。 

位于南俄罗斯乌克兰的麦齐那遗址中出土的20件猛犸象牙雕制的女神像，是被抽象化的女 

神像，其中有一件腹部带有明显的三角符号，这是萨满教神偶中经常表示女神性别的符号。如我 

们在满族中发现的布帛神偶，约半尺长，用二寸宽的黑、蓝、白三色长方形布条制成的一对男女 

宇宙神偶，以黑色玻璃球作双眼，目光炯炯。神偶布条白色象征阳光，蓝色象征水，黑色象征黑 

夜。值得注意的是：女神用一三角符号 (黑色布块)贴于胸部，代表女性生殖器，突出了女阴 

的重要地位。麦齐那女神群像被某些学者解释为鸟形护身符或男性生殖器象征物。我们从出土的 

年代及与某些后世萨满教神偶的图案、符号相比较，认为 M·C·帕吉特和J．马林卡提出的这 

是最为简单化或是被极端变形化的女神像的推断比较符合实际。 在萨满教女神像中，其性器部 

位经常被象征化、符号化。 

在西伯利亚、乌克兰及西欧等地出土的女神雕像，也多为猛犸象牙刻制，主要的特点是双乳肥 

硕、腹部发达、臀部丰满，突出了成熟女子的性特点。较典型的如比利牛斯山脉北麓布拉萨姆普洞 

穴发现的女神像，其形如孕妇，线条柔美，被考古界称为 “梨”，认为是特别优秀的美术作品。⑨ 

又如：在奥地利威伦多夫发现的女神雕像，石灰岩质，形体矮胖，头发俯伏在头部四周，呈 

数重同心圆环的编组状，手指形态稚拙，安放在巨腹上。整个形象突出了孕妇的特点。因其富有 

立体感的造型，被誉为 “石的维纳斯”而闻名世界。 

在比利牛斯山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区域里，这类女神像出土得最多，虽然某些女神像身材细 

长，但乳、腹、臀部仍被夸张突出。⑦ 这类女神像因其线条流畅，充分体现了女性的生理特点， 

造型稚拙生动，在今人的眼里，也不失为艺术佳品，但她们绝不是单纯供人观赏的美术作品，而 

是有重要宗教意义的萨满教早期的生殖女神。 

①③④⑤⑥ 详见 [日]江上波夫：《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载 《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② 满族 《雪祭神谕》中的神词。原文为满语，富有先泽。 

⑦ [日]江上波夫：《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载 《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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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的加加利诺遗址中，沿着竖穴居住遗址的周缘，即在接近墙壁的地方，人们发现了 

七件猛犸象牙制的裸体女神像，其出土的状态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① 这正是史前萨满教人神杂 

糅 、人神同居的古俗足迹。 

在近世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民族中，神偶是同人居于一室的，不仅可以经常受到献祭， 

而且时刻守护着族人。满族、蒙古族也曾有此俗，后随着其经济文化的发展，神像就集中在萨满 

或族长家，有了比较集中的祭神场所—— “堂涩”② 或 “敖包”等地。满族的一支——巴拉人 

则一直保持人神同居的古俗。鄂伦春人 自1953年定居前 ，家家户户的 “仙人柱” (伞形居室) 

中都有专供神像的位置，并有许多禁忌。定居时，绝大多数人家将神像留在山林中，据当地萨满 

解释：因为神灵喜欢山林的洁静 ，不愿下山。③ 

随着历史时光的流逝，猛犸象牙或其他岩石雕刻的女神像的质地、形象在演化，在改变，或 

陶制，或木制，或石制，但其女性的性特征万变不离其宗，其宗教意义一脉相承。 

在新石器时代，仍有一定数量的 “孕妇型”女神像被发现，其中较典型的是距今五千年前 

我国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发现的女神像。如赤峰西水泉的泥质陶半身塑像，残高3．8厘米，头部残 

缺，乳峰高耸，腰身苗条，富有青年女性美。④ 出土陶塑人像最多的是东山嘴遗址，共发现残体 

二十余件，多为人的肢体部分，用泥质红陶塑成，孕女塑像分小型与大型两种，姿势大体相同： 

裸体 ，腹部突出，臀部肥大，左手置于腹部上方，下肢略弯曲，有表现阴部记号，通体磨光。一 

件体形修长，一件略显肥硕。⑤ 东山嘴遗址背山面水，从石砌建筑基址的结构和配置以及出土的 

陶塑女神像、带足小陶杯等综合情况分析，这是专供祭祀用的原始宗教的大型祭坛。方形基址当 

为平台式的主祭坛，石圈台址周围的女神像 是祭坛上的主神。 

在上述几组女神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女神都是裸体的青年女子，性部位被突出，有的线 

条柔美，极富性感。那么，会不会是初民一种情欲的流露与宣泄?如果审视当时初民的综合生存 

环境，回答是否定的。在漫长的石器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的产生与演进，人类的性禁忌 

越来越多，但比起文明人类，他们仍有相当的性 自由，而人类的服装那时还没发明。 

远古时代的初民，需要的是生气勃勃的有强大生命力的萨满教女神，在他们的心目中，是这 

些年轻的妈妈神孕生并哺育了人类和这个世界。 

二、萨满教女神神系对北方初民性规范的历史影响 

从文化史角度思考，满族创世神话 《天宫大战》的重要意义是记录了萨满教的三百女神神 

系。据白蒙古⑦口述的 《天宫大战》的范本，音容不一、司职各异的三百女神有了较为完整的 

描述与记载，她们是： 

天地三姊妹尊神阿布卡赫赫，巴那姆赫赫，卧勒多赫赫； 

生命女神多喀霍； 

突姆火神： 

领星星神那丹那拉呼， 

① [日]江上波夫：《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载 《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② 清官称堂子。 

③ 据 1990年我们在大兴安岭鄂伦春萨满教的调查。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内蒙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载 《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⑤⑥ 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群址发掘简报》，载 《文物》，1984年第11期。 

⑦ 瑷珲满族讲述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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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女神顺； 

月亮女神比牙； 

百草女神雅格哈； 

花神依尔哈 ； 

护眼女神者固鲁； 

迎 日女神兴克里； 

登高女神德登； 

大力女神福特锦； 

九彩神鸟昆哲勒； 

大鹰星嘎思哈； 

西方女神洼勒格； 

东方女神德立格： 

北方女神 阿玛勒格 ： 

南方女神朱勒格； 

中位女神都伦巴； 

女门神都凯； 

计时女神塔其妈妈； 

鱼星神西离妈妈； 

天母侍女白腹号鸟、白脖厚嘴号鸟； 

九色花翅大嘴巨鸭； 

人类始母神女大萨满； 

盗火女神其其旦。 

除了以上有独立故事的女神外，九层天宇中有各层的女神神系：一九雷雪女神 30位；二九溪涧 

女神30位；三九鱼鳖女神30位；四九天鸟长翼女神30位；五九地鸟短翼女神30位，六九水鸟 

肥腿女神 30位；七九蛇、猬追 日女神 30位；八九百兽金洞女神 30位；九九柳芍银花女神 3O 

位，共计270位女神。实际上，在 《天宫大战》中，出现或提及的女神要超过三百位，统称三 

百女神。某些女神还能生出许多小神，其中可能有女神。甚至，恶神耶鲁里、风神西斯林也从女 

神突变而来。整个神话展现了一个系统的女神王国。 

无独有偶，在满族萨满史诗 《乌布西奔妈妈》中，当炖鱼皮的哑女乌布西奔成为天女萨满 

后，向众徒传授了三百女神的神位神讳，她们是： 

天母阿布卡赫赫三姊妹：阿布卡赫赫、① 卧拉多妈妈、② 巴那吉额姆。③ 由这三姊妹神统辖 

的天女神神系共 156位女神，其中阿布卡赫赫神系39位，巴那吉额姆神系27位，卧勒多妈妈神 

系42位，山、云、雷、闪、雨、雪所统属的众神共 42位，日、月、星、光女神共 6位。 

东海女神德里给奥母妈妈统辖的水系女神有 11位，为海豹、海熊、鱼、龟、蛇、蛙、蜥蜴、 

海岛、海风、海石、海草 (花)诸女神。 

托户离妈妈神系，统辖安班、阿吉、图们三位女神，主司光明、照耀、眼明、心亮、温暖。 

查依芬妈妈神系，统辖主管女、男、老、少、兽、禽、万牲等7位女神。 

阿米塔妈妈神系，统辖离苏、丘琴、安班、塔户、邦离、米牙、卡古、难奇、阿米、阿勒、 

① 满语：天母神。 

② 满语：布星女神，亦称穹宇妈妈。 

③ 满语：地母神。 

· 178· 



论萨满教对北方初民性关系的规范◎ 

胡吉、库鲁、班克恩、图库、沙浑、混沁、库伦、堵离等 18位女神，司掌疾病、生育、难产 

诸事。 

合布离妈妈神系，统辖布凡、布安、班哥、毕亚金、毛新、宏克、波叶、都七、鄂林、莫音 

1O位女神，司掌死亡及亡魂。 

记录在这里的女神实际上仅二百十余位，其余的可能在漫长的传承岁月中已经失传，但乌布 

西奔妈妈传授了三百女神神位神讳，可以推断当时确有三百女神的完整神系。其中的神名大部分 

是女真语或萨满教通用的通古斯古语，今已难确考。但从中已经看到一个相当完整的女神王国， 

而且，宇宙生成、日月运行、生命的起源与繁衍、人类的生活与生产都与这女神神系息息相关。 

在 《天宫大战》神话中，阿布卡赫赫为代表的女神神系，与以男性神耶鲁里为代表的恶神 

神系的激烈冲突，构成了神话的主要内容。在 《乌布西奔妈妈》史诗中，与女神神系相对立的 

恶神耶鲁里神系，则更为明确与系统。耶鲁里统辖都托、毫托、托欧、多威、曾吉、角亢、安 

我、德林 、卡妞、胡突、沙林、玛呼、喝荣、博诺、窝浑、苏搂等 91位神灵，① 与女神神系势 

均力敌。 

神话 《天宫大战》的三百女神与萨满史诗 《乌布西奔妈妈》的三百女神比较，前者都是自 

然女神，无专司人类社会事务的女神，它的内容与形式都更为古老与原始，更有人类童蒙文化的 

意蕴与特色；而后者已经有一批司掌人类社会生活诸重大事务的社会女神，或称文化英雄女神。 

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 ，萨满教的世俗因素在增长。两者比较，也有共同点，就是女神们在其首 

领的统领下，经过了与恶神惊心动魄的争战，给人类创造了一个可以生存、繁衍的新世界，这种 

人本主义倾向一脉相承。 

吴纪贤②先生所撰 《吴氏我射库祭谱》③ 第3段 《妈妈祭》中说：“吾族公祭，均祭至高无 

上之母亲神灵，神名之重之多，譬如兴安之树，不可数指也。”这群如 “兴安 (指今大兴安岭) 

之树，不可数指”的女神构成了一个自成系统的女神王国。值得注意的是，据吴氏调查、纪录 

的时间— —_2O世纪30年代，这个具有重大文化价值的女神王国仍活跃在某些满族姓氏的萨满教 

圣坛上，而且被族众视为 “至高无上之母亲神灵”，女神仍保持了旺盛的文化生命。 

西伯利亚突厥语族的特勒乌特人的萨满在跳神时不断地列数着下述天神：住在第五层天空上 

的太阳母亲、住在第三层天空上的母亲波告什 ·凯拉坎、住在第四层天空上的天空制造者迪艾额 

丘间盖列母亲、住在第七层的天空母亲麦尔根、住在第八层天空上的被称为恰吉尔坎的天空母亲 

布拉、与穆斯汗分开住在第十四层天空上的两名少女、住在第十五层天空上变成了纯洁少女、住 

在第十六层天空上的拜乌勒根母亲等，其中拜乌勒根是主神。可见，十六层天空是最高一层天 

穹。神词中太阳、凯拉坎、迪艾额丘、麦尔根和布拉等都是善神的共同绰号，④ 这里已经出现了 

众多的女神，但并非是一个纯女无男的女儿国，在特勒乌特人的自然神殿中，也产生了一些重要 

的男性神灵，如住在第六层的月亮父亲、住在第十一层天空上有三颗牙的父亲汉凯拉坎、住在第 

十二层天空上的天空父亲黑貂、住在第十二层天空上的父亲雅达——能使天气变化的石头等。但 

天穹主神是女神，男神的地位与作用也不如女神，说明女神崇拜曾在萨满教中广泛存在过。 

在世界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中，萨满教雄踞亚、欧、美三大洲的北方寒土，它的起源阶段的主 

要形态，即女神崇拜。下面，我们从建立人类正确的文化模式的角度——即在史前人类的历史文 

化中的功能与意义上，尤其是对北方初民性规范的历史影响作一个简要的归纳。 

① 富育光、王宏刚：《萨满教女神》，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第35—37页。 

② 黑龙江省瑷辉地区满族著名文化人士。 

③ 吴纪贤先生整理的萨满教族传史料。 

④ 转引自郑凡：《震撼心灵的古旋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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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崇拜防止了原始人群为争偶而引起的互相残杀，为早期母系时代的两合氏族群婚制度的 

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保证与推力，从而使人类的自身生产纳入健康的发展轨道。 

蔡俊生①先生提出：“个体的生物学需要主要是食物本能和性本能两项，既然原始人群中食 

物分配已经社会地调整好了，那么这种 ‘同伙之间’的自相残杀显然就主要是由于争夺女人而 

引起的。”可见在原始人群的初期阶段，既存在着成对配偶，也存在着由于争夺女人的角逐，二 

者相互联系，互为因果，是可以互相印证的。这种情况与通常所理解的类似黑猩猩中两性关系的 

那种乱婚概念 (在黑猩猩那里并不存在成对配偶，当雌性发情期到来后，一切成年雄性随时都 

可以同它进行交配，有时是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因而也不会引起雄性之间为争夺雌性的角逐)， 

真有天壤之别。当摩尔根学派的人提到乱婚的时候，那不过是指缺乏正面调节两性关系的社会规 

范。② 所以，恩格斯说：“所谓杂乱，是说后来由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那时还不存在。但是由此 

决不能说，在这种关系的日常实践中也必然是乱得毫无秩序的。短时期的成对配偶⋯⋯决不是不 

可能的。”③ 在人猿揖别后的道路上，人类的争食斗争并非一劳永逸，在特定的环境与条件下， 

争食斗争仍然十分激烈，但人类的劳动，一开始就带有社会性质，食物分配的社会调节较易完 

成，而性欲的社会调节就困难得多。氏族社会前的乱婚到两合氏族群婚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排除 

氏族内婚的过程，是原始人类的性欲范围的不断减小，其间充满了冲突与痛苦。虽然，原始人类 

集体性社会劳动的建立与发展，体质上发情期的逐步消失，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客观物质基 

础，但实践上的解决，还要具体地依赖于精神文化方面的引导与推力，这个精神文化推力的具体 

形态就是女神崇拜。当然女神崇拜的产生基于前者的物质基础，但其一经产生，就会对整个社会 

生活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反作用。在前文论述女神崇拜的种种具体形态中，我们已经看到：绝大部 

分女神——无论是自然神、社会神，还是图腾神、英雄神，都带有浓郁的母亲神的意味。 

在萨满教的创世神话中，人类实际上是被女神——尽管有种种扑朔迷离的形式——孕生出来 

的，女神与人类形成了观念上的母子关系，这就揭示了女神崇拜缘起的一个历史之谜。在动物 

界，母子之情的存在相当普遍，在较高级的哺乳动物中，这种亲子之情往往发展得相当强烈。俗 

话说：虎毒不食子。如果冒犯了孕育、哺乳中的雌禽母兽，它们会舍命相搏。而人类的母子之情 

高于其它较高等的动物，这是因为人类的成熟期特别漫长，从降生、哺乳到自己能独立觅食 ，至 

少要 8年时光。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形成的母子 (包括女儿)情感是足以维系终生的。女神崇拜 

的基质是母性崇拜，而女子性器崇拜、女性生殖崇拜、始母神崇拜、图腾崇拜仅是母性崇拜的具 

体方式。人类情感世界中一种最普遍最持久最牢固的感情被高扬，被圣化，被宗教化，母亲神就 

诞生 了。 

当然，女神崇拜与当时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与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有关。女神崇 

拜一经产生，反过来巩固与提高了妇女在世俗生活中的地位，将氏族前的乱婚中妇女易受的性侵 

犯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即使在最原始的宗教里，信徒不会轻易冒犯被认为是神圣的崇拜对象。 

这样 ，从乱婚到氏族外群婚过程中的种种性禁忌、性规范才得以实施。女神崇拜萌生于这漫长的 

过渡阶段，一旦得以真正形成，标志着两合氏族群婚 (在实践中，两合氏族通婚很可能是三合 

甚至多合的，其基础仍是两合，为了论述简便，统称两合，其基本性质是氏族外婚)的母系氏 

族社会已经确立。 

女神崇拜成为母系氏族社会的主要社会意识形态，巩固并推动着母系氏族的发展。母系氏族 

① 哲学人类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② 蔡俊生：《论群婚》，载 《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 

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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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并不是一个凝固体，其社会生产力、社会结构、婚姻形式与制度等也不断演进。从早期的普 

那路亚婚姻向对偶婚发展，以至产生了一夫一妻制的萌芽，在这个过程中，女神崇拜促进了其向 

前发展，而不至于产生大的反复与倒退。在前文论述中，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女神是生命神、生 

育神、婚姻神。在世俗生活中，女萨满不仅传授着婚媾生育的知识，而且司掌着氏族成员的婚姻 

大事。女神的观念影响、女萨满 (往往兼女首领)的实际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习俗的限 

制”—— “性禁忌”形式中的性规范得到 自然的实现，完成了人类性史与婚姻史的重大变革。 

氏族外婚制的胜利，一方面排除了氏族内部的性冲突，使氏族成为一个协调牢固的社会生产集 

体，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排除了亲缘婚配的自然恶果，发挥了远交杂交的生物学优 

势，使人类的生理素质得到稳步的改良和提高。今天，体质健壮、智力发达的人类终于成为地球 

这个蔚蓝色星球的主人，仍得力于数万年前这场以女神崇拜为基础的婚姻改革。 

在数以万年计的蒙昧时代漫漫长夜中，古人类蜗爬牛行，终于在女神崇拜中透露出文明的 

晨曦。 

三、萨满教提供了氏族外婚制度的神圣识别标记 

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产生于狩猎时代。氏族的产生与人类体质的革命性变化有关。 

据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的发现与研究，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没有发情期，① 也就意味着人 

类成年人的性能力也达到 “万物之灵长”的水平，由此，人类两性间最持恒最亲密的感情—— 

爱情有了发展的生物学基础，进而为社会学的氏族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客观基础。 

氏族组织的基础之一是婚姻关系的供奉与调整，具体而言，即是维护氏族外婚制度的实施与 

传承。我们以史禄国②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③ 一书中对通古斯氏族的考察为例，来探索北 

方民族萨满教对氏族外婚制度的根本性影响。虽然这是 20世纪初的社会调查 ，与氏族发展的早 

期阶段有区别，但史氏调查的北方通古斯人还是保留了氏族外婚制度，我们可以看到萨满教提供 

了氏族外婚制度神圣识别的生动例子。 

史禄国指出：现在让我们按通古斯人的观点对婚姻问题做稍许的探讨。假设一个氏族人 口众 

多，有一百名男青年必须结婚，可是已经同这个氏族有交换妇女关系的另一氏族能够结婚的姑娘 

只有五十人，因此第一个氏族必须从其他氏族中去寻找年轻姑娘。如果它能够在民族志学上近似 

的集团中找到这样一个氏族，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找不到，或者那个氏族居住地很远，问题 

就很困难了，这样这个氏族或者有五十名男青年不能结婚，或者必须用其他办法解决。在通古斯 

人中，氏族内部是不许通婚的。 

通古斯人对这样一个单位的名称是不太关心的，他们注意的是它的存在。然而氏族一旦满足 

不了婚姻调整的实际需要 ，通古斯人总是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新方法，即把一个氏族分为两个 

外婚制单位，这些单位又成为氏族。 

从满族的实例中，也可以看到氏族形成的机制，它同我们在北方通古斯人中观察到的没有什 

么太大的不同。我们已经在通古斯新氏族形成的历史中看到，许多新氏族是从老氏族派生出来 

的，从那些实例中各老氏族在两个世纪间派生出一些新的分支，由它们又派生出新的氏族，最后 

派生出新的家庭名称。④ 随着氏族人口迅速扩大，由于地方条件，不能从邻族得到妇女时，形成 

① 约迄今4万年左右。 

② 俄国著名民族学家。 

③ 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④ 或者是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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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氏族的愿望自然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按照一般习俗，氏族内部是禁止通婚的，而为了其他目的 

必须将氏族保留下来。所以唯一解决的方法，是把一个氏族分为两个外婚制单位。于是如何将氏 

族的划分程式化、合法化的问题就产生了。在通古斯人中，社会生活是由习俗规定的，而习俗的 

建立已经超出了现在活着的人的记忆；于是它们就被设想为是由更高的存在，即神灵赐给人的， 

或者是由其他民族集团的风俗暗示的。如果要做任何改变，通古斯人必须向那些更高的存在祈 

告，求得批准。这种更高的存在就是神，他是全能的、无所不在的。对于 日常生活的琐事他是不 

予过问的，他是至高无上的力量，是生命 和万物 的本 源。这位神在通古斯语 中称为布嘎 

(bugabura)，它同时也具有 “场所”、 “世界”等的意思。在满族中，这位神称为阿普卡恩都 

利① (apka endure)，即天神。这个称谓被同满族接触的某些通古斯人所借用。他从不和人发生 

直接关系，总是通过和人比较接近的其他神灵而起作用，这些神灵同人的关系似乎比这位神更密 

切一些。通古斯人与这位神的关系，仅限于简单而非常奇特的祈祷和正式的祈告中。因为氏族的 

划分超过了氏族神灵的权力，所以通古斯人在需要分开氏族时，要用一头驯鹿或牡牛作牺牲，向 

布嘎( 献祭。 

然而分开的氏族，因为存在着共同的氏族神灵而变得复杂，例如毕拉尔千③中，人口很多的 

马阿卡基尔氏族，分出去了新氏族玛拉库尔，④ 他们对布嘎供奉了一头牡牛，形成了两个外婚制 

单位，但是神灵尚未分开，仍然不许通婚。后来萨满们将神灵也分开了，因此新成立的氏族神 

灵，必须不离开他们的氏族成员，但是这个实验还没有完结，因为毕拉尔千还要在一定时间内看 
一 看，神灵是否真的分开了。如果证明神灵已经分开了，即可通婚。 

在库玛尔千中也有两个氏族处于类似的地位，玛纳基尔氏族与吴查特坎氏族已决定分为两个 

外婚制单位，但是尚未向布嘎供奉牺牲，因而不许通婚。⑤ 

这段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资料非常重要，因为作者在20世纪20年代调查时，北通古斯人⑥仍 

然在大、小兴安岭游猎，他们的社会组织比较接近人类的原始状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古人类从原始群团到氏族的产生，是其社会性的质的飞跃，其实质是氏族外婚制度的 

确立，使人类的体质与智力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氏族外婚制度是氏族存在与发展的基石，而萨满教是其意识形态的根本保障。在萨满 

教的肇始期，其神系即氏族神系，成为生活中氏族区别的神圣标记。 

(责任编辑：于 光) 

① 满语：天神。 

② 又名 “恩都利”。 

③ 鄂伦春族古老氏族的名称。 

④ 现在这个氏族人口也很多了。 

⑤ [俄]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吴有刚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第324—326 

页。 

⑥ 这里指鄂伦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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